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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记中的旅行体验与城市记忆
———以深圳的城市旅行者为例

吴世文　 房雯璐　 贺一飞　 肖劲草

摘要:旅行者的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参照。 以深圳为例,基于旅行者在网

络空间生产与发布的网络游记,探究深圳旅行者记忆中的城市文化符号、城市个性以及城

市印象。 研究发现,场所是旅行者建构深圳记忆的主要线索,形塑着深圳记忆的组织逻辑。
旅行者对深圳个性的认知与记忆是多维度的,但具有标签化的特点。 从城市印象来看,旅
行者依靠旅游经验在既有认知的基础上,在记忆中更新、激活与补充深圳的城市印象。 与

城中人具有文化取向的城市文化认知相比,旅行者的深圳记忆是情境化、体验式的结果。
因此,城市文化传播需要充分调动文化资源为旅行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并运用战

略传播思维开展差异化的城市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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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记忆是城市的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 城市记忆由文化符号、空间载体等承载与呈现,作用

于城市居民、城市流动人口、城市旅行者、其他公众等认知主体而形成。 其中,旅行者通常受到城市

文化的吸引前往城市旅行,他们结合旅游体验会形成独特的城市记忆。 在此意义上,旅行者是城市

记忆不可忽视的主体,其城市记忆是城市建设水平和城市传播能力的重要参照。
建设城市传播能力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必要过程。 当前,建设传播能力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普遍

重视。 不过,不少地方政府过于关注网络舆情的引导与应对,而对总体的传播能力建设关注不够;或
过于关注面向国内开展城市传播,而对城市的国际传播问题关注不够;或过于关注传播主体与传播

过程,而对受众与传播效果关注不够,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根源,是城市建设和城市传播需要

着力破解的问题。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城市记忆转向数字化,网络空间成为城市记忆呈现与建构的重要工具。

本文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市地处南海之滨,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也形成了独特的大都市景

观和城市文化) ,基于旅行者在网络空间生产与发布的数字记忆,讨论作为受众和体验者的旅行者的

深圳文化记忆,聚焦三个问题:一是深圳旅行者的城市记忆为何? 二是旅行者的深圳文化记忆有何

特征? 三是如何检视旅行者的深圳文化记忆? 笔者希望通过阐述旅行者的深圳文化记忆,从旅行者

的外部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城市记忆的建构过程,并启发人们从记忆的角度思考人与城市的关系。 同

时,旅行者作为城市文化的体验者,可以成为检视城市文化的补充视角。



二、旅行者与城市记忆

(一)城市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也是人们创造记忆的“器官” ,城市依靠记忆而存

在[1] 。 这也就是说,城市记忆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文化“底气” 。 因此,实现城市的创新发展,在重视地

方特色的基础上,有必要将城市记忆纳入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之中[2] 。
本文强调的城市记忆是对城市文化的记忆,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相关。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

为“集体记忆” ( collective
 

memory)是指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3] 。 城市记忆作为

集体记忆的体现,浓缩了特定社会群体对城市事件、场所、人物等的记忆[4] ,包含物质环境与精神层

面的共同记忆[5] 。 有学者认为,城市记忆应可以从“文化记忆”的概念维度出发,从摹仿性记忆、对物

的记忆和交往记忆三个维度进行解析[6] 。 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概念,强调把记忆、文化与

群体结合起来,其核心在于传承意义[7] 。 文化记忆与空间场域存在互文性的关系,城市作为特殊的

空间场域,其囊括的社会关系与知识系统等要素[8] ,使得城市与文化记忆紧密共生。 在某种意义上,
城市内的文化记忆场所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城市记忆是城市主体与客体在一定的时空内相互作用的结果[9] 。 城市居民、城市流动人口、城
市旅行者、其他公众等认知主体,与作为城市文化符号载体的客观要素交互作用,造就了一个城市独

特的文化记忆。 城市记忆的认知客体可以分为记忆信息、记忆载体和记忆线索,以此区分非物质文

化信息、物质载体等要素,具体包含了“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

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10] 等。 城市记忆是客体要素作用于认知主体的结

果,也表现为认知主体的体验和记忆过程。
城市记忆的主体多元而复杂,论者根据在城市停留时间的长短,将认知主体分为游客和居民两

类[11] 。 而基于城市记忆主客体关系的不同,可以将记忆主体分为客体的表现者(如城市政治权力

者、专业工作者等) 、客体的使用者(城市公众) 。 也有研究将城市记忆的建构,分为官方建构与民间

建构等形态。 一般说来,主体分为两种形式:政府建构、民间建构,其中存在于城市官方媒介中的政

府官方建构的记忆处于支配性地位;而民间建构则是基于日常生活实践、主要是补充,可以自下而上

传播[12] 。 不过,两类建构互联互动,可以更好地形塑城市记忆。
(二)旅行记忆与网络游记

记忆是一种心智活动,是个体对过往的行动、经验进行回想的一种能力[13] 。 旅行对人类认知世

界,认知他者和形成自我认同有积极的作用,在旅行的过程中,旅行者会接触到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

事物、体验与经历[14] ,即在新的时空环境中获得新的独特经验。 相较于日常经验,人们对于这些独

特的经验回想起来不仅更加容易,而且更加形象,从而形成最直观、生动的城市记忆,这种记忆即是

“闪光灯记忆” [15] 。 旅行的体验与特定的场所关联,强化了旅行者对基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之上的

文化的记忆。 针对旅行记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旅游体验记忆,如潘澜等研究了旅游体验记忆形

成的影响因素[16] 。 而旅游体验记忆,会影响消费者的旅游决策[17] ,是影响旅行者再次造访和推广旅

游地的重要因素[18] 。 因此,旅游体验记忆对于旅游项目管理和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

为,旅行者在作为消费者的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体验者。 旅行者的记忆既是城市文化传播效果的

体现,也构成城市文化传播的内容,因而游记等旅行记忆对于城市文化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游记是记录旅行者在旅行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感的文本(如《徐霞客游

记》 ) ,也是挖掘历史、地理、社会和文化等的重要素材[19] 。 当前,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在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平台上获取出行信息,并乐于分享游记,包括对景点的评价、对目的地风土人情的感知以及印象

深刻的见闻等。 这种基于旅行而形成的数字足迹,为研究旅行者的旅游消费行为、主观感受和旅行

记忆提供了全新的海量资源[20] 。 从研究主题上看,国内外学者利用网络游记对旅行者的行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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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21-22] 、旅游体验[23] 、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24-26] 以及城市文化元素[27] 等进行了研究。 在跨文化传

播层面,研究者关注跨国旅行者的国际旅游形象感知[28] ,以及对旅游地的关注等[29] 。 这些研究强调

个体经验与主观情感,既有旅游业发展角度的探讨,也有城市(国际)形象建构视角的分析。 然而,现
有研究较少关注网络游记建构与再现的城市记忆。 网络游记是旅行者在旅行后的回忆和情感表达,
能够呈现城市旅行者出行前、游玩中、出游后等关键环节,以及重要景观的信息[30] 。

由于城市记忆的认知主体存在差异,因而各类主体的记忆的体验与评价不同[31] 。 旅行者作为外

来人和“他者” ,在旅行过程中参观景点、参与文化活动和体验城市生活,形成了对目的地城市文化的

记忆。 本文以深圳的城市旅行者为例,尝试透过他们在旅游平台上发布的网络游记,阐述他们对深

圳文化的记忆,包括记忆内容、记忆特征以及总体认知等。

三、研究设计

本文使用文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 文本的分析基于旅行者的网络游记展开,辅以定量

的统计分析。 问卷调查面向深圳市从事国际交流、国际商务、国际传播等职业的城市管理者和服务

者展开。
(一)网络游记

将旅行者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游记视为记忆文本,反映旅行者在深圳旅行后生成的城

市记忆。 资料收集与分析过程如下: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2022 年 5 月 13 日集中收集旅行者的游记,
以“深圳” +“旅行” / “旅游” / “游记”等为关键词,在马蜂窝、去哪儿旅行、携程网、微信公众号、知乎

和豆瓣等平台分别检索,共收集文本 1000 篇。 其次,对检索到的网络游记进行阅读和筛选,将深圳

本地人创作的或与主题不相关、篇幅较短以及广告性质的文本剔除,最终获得网络游记 220 篇,字数

从 800 字到 10000 字不等(共计 47 万余字) 。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取篇幅较长的网络游记作为样

本,一是因为长篇网络游记可以讲述深度旅游体验,是短小的、片段式的或随意的旅行记录无法比拟

的;二是这些游记带有旅游导引( “攻略” )的性质,能够激发集体记忆。 覆盖的时间范围是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随后,对有效样本进行预处理:删除游记中的图片、表情符号和音视

频;删除摘自网络的科普性文字;对相似文本做同义转换,方便后续的词频统计。
对收集到的网络游记进行文本分析,具体过程如下:首先,构建词典和停用词表。 以通用的“中

文停用词表”为基础,根据收集到的文本内容进行补充。 由于目前缺少领域词典,因此本文使用的词

典根据深圳市的景观名称(如“世界之窗” “东门老街” “大鹏所城”等)和特定的与旅行相关的词汇

(如“拍照” “打卡”等)构建。 其次,利用 Python 中的 Jieba 分词对文本进行中文分词并对分词结果进

行处理(剔除大量无关词) ,然后对得到的词汇进行词频统计,生成词频表。 再次,将词频表按照词汇

出现的频次降序排列,选取前 80 个与景观、地点、地标相关的词汇作为“网络游记中的深圳景观与地

标记忆词云图”的构成词汇(图 1) ,选取前 50 个与旅行感知、情感相关的词汇作为“网络游记呈现的

深圳个性词云图”的构成词汇(图 2) ,利用 Python 中的 Wordcloud 工具包生成高频词词云图。 同时,
通过解读网络游记进行更加深入的质化文本分析。

(二)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通过调查平台“ Credamo 见数”发放,针对在深圳市从事国际交流、国际商务、国际传播

等职业的城市管理者和服务者开展。 调查涉及四部分内容,分别为:①被调查者基本信息;②深圳市

的城市记忆与文化形象;③深圳市的城市品牌国际传播;④深圳市的跨文化城市建设。 在剔除无效

问卷后,共收回 500 份有效问卷。
在有效样本中,受访者平均答题时间为 12. 67 分钟;男性受访者 291 人(占 58. 2%) ,女性 209

人。 从教育程度上看,大学本科和硕士受访者分别为 347 人和 119 人,合计占 93. 2%;从职业分布上

看,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受访者为 264 人,占 52. 8%,从事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受访者分别为 144 人

(28. 8%)和 85 人(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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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游记再现的深圳景观与地标

记忆与地方之间的结构性联系,体现在物质文化景观中[32] 。 通过词频分析发现(见表 1)与词云

图(见图 1) ,场所是旅行者建构深圳文化记忆的重要依托。 旅行者记忆的场所包括世界之窗、锦绣

中华等主题公园,较场尾、大梅沙等自然景观,大鹏所城、中英街等历史古迹以及博物馆、市民中心等

文化场所。 其中,自然景观、主题公园在记忆中的占比较大。 这表明旅行者对城市文化符号的记忆

有所偏重。

表 1　 网络游记中的深圳景观与地标记忆高频词表

排序 高频词 频数 排序 高频词 频数 排序 高频词 频数

1 建筑 415 18 打卡 140 35 地王大厦 82

2 公园 315 19 东门老街 132 36 京基 100 82

3 广场 306 20 深圳大学 130 37 灯光秀 80

4 世界之窗 248 21 深圳湾 126 38 展览 78

5 华侨城 243 22 茶溪谷 121 39 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76

6 大鹏 228 23 南澳 118 40 海上世界 74

7 海边 215 24 市民中心 115 41 甘坑客家小镇 72

8 较场尾 206 25 大梅沙 114 42 邓小平画像 62

9 拍照 194 26 中英街 107 43 步行街 60

10 大鹏所城 187 27 古村 105 44 大峡谷 58

11 沙滩 182 28 古城 104 45 莲花山公园 57

12 表演 174 29 锦绣中华 99 46 华侨城创意园 57

13 高楼大厦 158 30 红树林 98 47 深南大道 55

14 照片 156 31 欢乐谷 96 48 雕塑 55

15 海滩 153 32 小梅沙 92 49 演出 54

16 杨梅坑 147 33 夜景 84 50 民俗村 54

17 博物馆 141 34 摄影 82

　 　 注:由于篇幅限制,仅呈现前 50 个高频词

图 1　 网络游记中的深圳景观与地标记忆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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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网络游记文本发现,旅行者通常以“地点”为线索,按照时间顺序记录行程,详述旅游体验。
这些城市文化符号以“记忆碎片” [9] 的形式留存在旅行者的记忆中。 例如,去哪儿旅行用户“ KIM”按

照参观顺序描述游览世界之窗的过程:
大门进去,就是人人知晓的埃菲尔铁塔……在日本园转了很长时间,日本的鸟居、神社、传

统民族民居,穿着和服的模特站在门口招待顾客……日本园出来以后,走一段距离是印度园、朝
鲜园、韩国园,也都是展览一些著名建筑。 继续往前走,有一个游乐项目叫“穿越北冰洋” 。[33]

由此可见,旅行者的记忆没有经过重新整合,而是基于记忆片段拼图成为深圳城市记忆的框架。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建筑是旅行者记忆深圳的切入口。 词频统计显示,“建筑” 一词出现频率最高

(415 次) 。 有旅行者把深圳之行形容为“一次专门的建筑之旅” [34] 。 这说明,建筑承载了旅行者认

知深圳、记忆深圳的很多关键文化要素。
除场所外,文化仪式和文化活动等非物质文化符号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 但从收集的资料

可以发现,文化仪式和文化活动并没有在旅行游者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使游记中部分提及了

艺术展、表演等文化活动,也是基于场所的介绍而忆及。 例如,马蜂窝用户“ Standy”选择去看美术展

的原因,是因为何香凝美术馆这一场所适合取景拍照,而非基于展览活动本身:
深圳有好多美术馆,此行我定点了何香凝美术馆以及关山月美术馆,最后因 instagram 上有

颇多“红调”照片都是在何香凝美术馆取景,且离深圳当代艺术馆较近,所以搭地铁去何香凝美

术馆。[35]

这表明,场所比文化仪式和活动更容易被记忆,因而是旅行者记忆城市的重要线索。 斯利尼瓦

斯认为,城市历史建筑及文化景观作为城市记忆符码,体现着城市的文化个性[36] 。 对场所的游览和

记录满足了旅行者的视觉享受,也是他们认知深圳城市精神和城市个性的重要途径。 有旅行游者会

通过深圳的地标建筑(如国贸大厦等)的建设背景,联想到“深圳速度” “改革前沿”这些城市标签:
这里的第一座地标性建筑———国贸大厦就瞄准了当时内地第一高楼,1985 年国贸大厦建

成。 “三天一层楼”的施工速度曾令人震惊。 自此,“深圳速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37]

由此可见,地标建筑等场所发挥着激发旅行者城市文化联想的中介作用。
诺拉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记忆需要依赖档案、节日、博物馆等外在场所保存[38] 。 城市建筑、历

史古迹等场所构成了城市文化的“记忆之场” ,旅行者依托这些外显的城市文化符号建构关于城市的

文化记忆。
从记忆形式上看,网络游记中图片占据较大篇幅,在旅游场所“拍照打卡”是旅行者记忆城市文

化的主要策略。 例如,去哪儿旅行用户“ joyf1178”在游记《高楼林立,深圳之行》 [39] 中使用了 490 张

自己拍摄的照片,包含美食、自然景观、建筑、市民生活等。 这些图片是个性化的影像实践,作为视觉

话语也是旅行者记忆城市的载体和方式,体现了旅行者与城市的互动。 有旅行者表示,很多景点出

现了排队拍照的场景,照片是否“出片”有时是确定游览路线的参考标准。 例如:
深圳大学理工楼边上的木质楼梯,也是拍照很好看的点,还好我们来得早,到后来我们离开

的时候,楼梯上已经很多人了,拍照都要排队了……深业上城非常值得去拍,可拍的点非常多,
四楼色彩斑斓的立体建筑让我感觉有点像迷你版的纪念碑谷,十分好出片。 蛇口海上世界能拍

的点其实不多,个人认为不值得专门去。[40]

由此可见,拍照形塑了新的旅游体验,使人们沉浸于“网红打卡”营造的视觉表象化的“景观”之

中[41] 。 旅行者将图片发布在旅游攻略分享社区、朋友圈等网络空间,其实是将旅游地具备的特质与自

我身份建构通过拍照与分享行为联系在了一起[42] ,在媒介互动中完成自我形象管理和城市记忆建构。
此外,“繁华” “壮观”等描述景点外观的形容词在网络游记中被广泛应用。 这些视觉话语主导

的记忆,意味着旅行者的感知经常是一种意识较少介入的浅层次感受。 旅游体验分为知觉体验、意
义体验、情感体验三个维度[43] ,从网络游记发现,旅行者的旅游体验较多停留在知觉体验层次。 这

种基于感官形式的体验,使得旅行者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连接较弱,难以形成深层次的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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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络游记呈现的深圳个性

基于收集的资料发现,旅行者对于深圳城市个性的理解与记忆具有标签性质。 例如,旅行者在

网络游记中常常使用“小渔村”和“大都市”这两个词来反映深圳的快速发展,或者给深圳贴上“改革

前沿” “改革开放排头兵”等与特定历史事件相关的标签。

表 2　 网络游记呈现的深圳城市个性高频词表

排序 高频词 频数 排序 高频词 频数 排序 高频词 频数

1 文化 197 15 最美 84 29 干净 53

2 历史 186 16 创新 83 30 漂亮 52

3 艺术 168 17 改革开放 82 31 舒服 51

4 特色 165 18 著名 80 32 清新 51

5 发展 164 19 文艺 75 33 浪漫 50

6 设计 153 20 建设 73 34 开心 50

7 创意 131 21 美好 71 35 深圳速度 49

8 国际化 123 22 繁华 61 36 现代化 48

9 年轻 109 23 独特 60 37 网红 48

10 美丽 104 24 现代 60 38 包容 47

11 最大 98 25 惊喜 59 39 魅力 45

12 开放 88 26 生态 57 40 舒适 45

13 休闲 87 27 科技 56

14 享受 86 28 大都市 53

这个暑期,我决定放慢脚步,和孩子在充满创新与前沿的深圳,来场“爸” 气少年的“驾” 日

之旅。 深圳,一座从昔日的海边渔村蝶变为现代化大都市,一个改革前沿的创新之地。 它的外

在让人仰望,内在让人迷恋。[44]

城市文化宣传希望利用各种媒介赋予城市个性以统一的标签。 “标签”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关于

城市的初步印象,但标签化的认知往往是扁平的。 在深圳文化记忆中,加班忙碌的年轻人、繁华喧嚣

的夜景、鳞次栉比的建筑等常常被旅行者忆及:
说到深圳这座城市,你对它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会想到改革开放,想

到一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城市,想到每天都在奋斗的 996 的年轻人,想到公路上川流不息的

车辆,想到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的灰色系,想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想到繁华的商业中心,想到《春

天的故事》那首歌。 这些都是和深圳相关的标签,也是大家想到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45]

记忆“标签”符合人们认知事物的规律,因此是城市文化宣传的重要手段。 城市文化标签可以体

现城市文化个性,但它们可能是抽象的,甚至是以偏概全的可能遮蔽具象的、生动的、丰满的细节,限
制受众认知城市多面向的文化。 这会导致人们对城市文化想象的弱化以及城市记忆的浅层化。

旅行者的旅游体验与其城市记忆之间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 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旅行者以

身体为中介捕捉的多感官信息,构成了旅游情境中的时空经验。 在感官经验的基础上,可能会延伸

出情感和意义层面的认知,例如城市文化认同、自我身份建构等。 这些多维度的旅游体验是旅行者

建构城市记忆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旅行者的城市记忆反过来可以丰富旅游体验。 城市记忆的存

在是旅行者审视城市旅游客体(景观与地标等)的前置条件,影响旅行者的感官体验与认知转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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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补充与完善旅游体验。

图 2　 网络游记呈现的深圳城市个性词云图

从词云图(图 2)和词频表(表 2)可见,“文化” “历史” “艺术”等词汇出现频率最高,说明旅行者

对于深圳城市个性的认知主要集中在人文领域。 “特色” “发展” “设计” “创意” “国际化” “年轻”
“美丽” “开放”等词汇出现频率较高,折射着旅行者对深圳的认知。 从形容词的使用上看,旅行者对

深圳城市个性的认知,既包括“最美” “漂亮”等描述城市建设和外观形象的词汇,也包括“国际化”
“开放” “年轻”等概括深圳发展特点的词汇。 “特色” “设计”等高频词汇说明有特色、有创意的城市

文化符号最容易被记忆。 总的来说,旅行者对深圳的认知和记忆是多维度的。
结合游记文本可见,旅行者的记忆中的深圳个性有以下特点:首先,深圳是拥有独特历史与民俗

文化的城市。 在实地游访深圳后,旅行者对于深圳市原有的认知与印象受到冲击,对深圳这座现代

化大都市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记忆。 大鹏所城、甘坑客家小镇、中英街等景点,是旅行者记忆

的重要场所。 例如,网友“ Cookie 大曲奇”写道:
深圳居然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做攻略看到的时候实在是太震惊了。 实在很难把日新

月异的城区和古色古香的小城联系在一起。 深圳啊深圳,你还有多少惊喜是外地人不知道的?
其中有不少特色商铺,民居和祠堂,也不乏小吃诱人,值得花一个半天时间慢慢游历。[46]

第二,深圳在旅行者的记忆中是处于艺术、创意与设计前沿的文艺都市。 深圳曾一度被认为是

“文化沙漠” ,但深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文化发展。 例如,深圳拥有众多艺术馆、美术馆和艺

术中心等,到访艺术展、艺术馆是旅行者游访深圳的重要活动。 深圳将“艺术”与“设计”融入城市建

设与规划之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 这些艺术、创意与设计元素形成了旅行

者的深圳记忆。 网友“朱仔铭”写到:
当代艺术馆建筑非常有特色,个人认为非常值得来看一看。 它是由“解构主义急先锋” :奥

地利蓝天组设计作为一座“概念建筑” ,其造型独特……艺术馆入口扶梯上弯弯的穹顶;流畅的

曲面与直线钢铁结合碰撞出与众不同的规律感……从侧面看,是这样的,流畅的流线型非常好

看,与极具线条感的顶部结合起来很有未来感。 球状平台反映着外墙的线条,球面使线条变成

波浪形,好像科幻电影一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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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圳在旅行者记忆中是活力四射的现代化大都市。 “国际化” “开放” “繁华” “现代” “大

都市” “年轻”等词汇频繁出现在网络游记中,这与深圳在媒体中的一贯形象相符。 例如,一位去哪

儿旅行用户在第一次游访深圳后发出感叹:
深圳是个富丽繁华的城市,这里有许许多多的高楼大厦,而这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在灿

烂的光阴下似一个个巍峨的巨人。 在我眼里这里充溢着太多现代化的风景,霓虹灯下,巨幅的

广告牌,处处诠注着现代化生活的脚步,还有,贴在广告牌上的某个明星的身影和那些电子屏,
他们仿佛激起了这个时代巨大的财富动力,把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更加显现出来。 比较有特色

的楼,金融类的,觉得金融大楼都很高大上,毕竟与国际接轨……[47]

2020 年,深圳市委六届十五次全会阐述了“新时代深圳精神” :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尚法、
追求卓越。 由收集的网络游记可见,“开放” 一词出现 88 次,“包容” 出现 47 次,这与深圳“开放包

容”的精神较为吻合。 这说明旅行者记忆中的城市个性与深圳的城市精神有一定的契合度,但认知

的侧重点不同。 深圳市委的阐述更加注重经济领域,以实现深圳发展为路径;而旅行者的认知集中

在文化、艺术等领域,是深圳发展的外显结果。

六、旅行者的城市记忆与城中人的城市文化认知

对比旅行者的城市记忆与以深圳城市管理者和服务者为代表的城中人的城市文化认知发现,从
对深圳地标的认知上看(见表 3) ,较多城中人选择深圳市博物馆、邓小平画像、深圳革命烈士纪念碑

等地点作为深圳文化的代表,而旅行者则倾向于前往大梅沙、较场尾等自然景观以及世界之窗等主

题公园参观游览。 由此可见,城中人的深圳认知与深圳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

关,文化取向更为明显,折射着对深圳历史文化和城市精神的认同。 而旅行者对深圳的认知和记忆

是情境化、体验式的结果,是否适合“拍照打卡” 、是否具有可观赏性,是旅行者选择游览景点的标准,
感官体验塑造着旅行者的认知和记忆。 旅游体验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旅行者的城市记忆,如何让旅

行者的城市文化体验更丰富,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表 3　 受访者对深圳文化地标的认知

受访者眼中的深圳文化地标 频数 占受访者总人数的百分比

深圳市博物馆 335 67. 00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331 66. 20

邓小平画像 288 57. 60

深圳革命烈士纪念碑 255 51. 00

世界之窗 240 48. 00

深圳市图书馆 167 33. 40

民俗文化村 139 27. 80

地王大厦 135 27. 00

红树林海滨生态公园 134 26. 80

中英街 118 23. 60

　 　
从对深圳城市个性的认知上看,针对深圳的城市管理者和服务者的问卷调查显示(见表 4) ,“创

新” “开放” “包容” “效率” “国际化”等词汇体现了深圳的城市管理者和服务者对于深圳个性的理

解。 如果将这种理解与旅行者的记忆对比,两个群体对深圳个性的认知较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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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受访者对深圳文化的认知

深圳文化的表征

频数 占受访者总人数的百分比

创新 432 86. 40

开放 312 62. 40

包容 269 53. 80

效率 256 51. 20

国际 254 50. 80

智慧 246 49. 20

年轻 215 43. 00

改革 201 40. 20

活力 116 23. 20

务实 56 11. 20

　 　
城中人认为能够代表深圳文化的活动和仪式(见表 5) ,并没有成为旅行者认知深圳、建构深圳

记忆的触媒。 一方面,由于文化仪式和文化活动的举办往往囿于某段时间,对旅行者的游访时间提

出了要求。 另一方面,文化仪式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如何推动旅行者认知和理解这些文化仪式,是需

要探索的问题。

表 5　 受访者对深圳文化仪式的认知

受访者眼中的深圳文化仪式 频数 占受访者总人数的百分比

鞭打土牛催春耕 357 71. 40

参观天后宫,朝拜妈祖 253 50. 60

老人 60 岁开始庆祝寿宴 252 50. 40

出海前后去“天后庙”祭祀及“辞沙” 228 45. 60

元宵悬挂“沙头角鱼灯” 183 36. 60

初入学堂拜孔子 162 32. 40

渔民娶亲时跳“旱船舞” 159 31. 80

家中添男丁,祖祠上挂灯庆贺 150 30. 00

吃“大盆菜”凝聚族人 148 29. 60

打醮,求福驱灾,辟邪祈福 144 28. 80

　 　

七、结论与讨论

(一)旅行者、旅游体验与城市记忆

本研究发现,场所是旅行者建构城市记忆的主要线索,是城市记忆主要的组织逻辑。 城市旅行

者可以透过记忆重建对于城市的理解与印象,因而城市对于旅行者来说不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

间[48] 。 这也导致旅行者的城市记忆以“地点”为主要线索被组织,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尚未形成相互

关联的记忆链条和体系。 旅行者的旅游体验大多停留在知觉体验,其所见所闻并没有经过深度思考

转化为意义体验和认知层面的记忆,只有旅行者在旅行过程中通过互动与城市产生深度连接才能加

深其旅游体验,从知觉体验向意义体验甚至情感体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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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的旅游体验与其城市记忆处于相互建构的过程之中。 从收集的资料可见,在游览深圳之

前,旅行者往往存储了对于深圳的特定认知。 这种既有认知包括抽象层面的整体了解,以及对于某

一景点的评价。 从旅行者的自述可见,旅游记忆形成前的认知主要源自影视作品、人际传播、媒体报

道、在线旅游攻略等渠道。 旅行者在游览时脱离了日常生活经验,通过影视、文学作品等“非旅游物”
维系符号化的凝视[49] 。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具有“两重性” ,具体的地点或场所会使亲历者对抽象符

号有更加具象的理解,从而形成具体而鲜活的记忆,但也会带来记忆的多义性[3] 。 这意味着,旅行者

的旅游体验会对既有认知中的深圳印象形成修正或补充,从而不断充实深圳记忆,而深圳记忆反过

来能够丰富旅游体验。
首先,在游览深圳的过程中,旅行者会对比旅游体验与既有的城市印象,更新自己的认知。 在前

往深圳之前,旅行者会通过去哪儿旅行、马蜂窝等旅游平台,以及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搜索

有关深圳旅游的信息。 这些信息“以非线性的涌现方式汇聚成城市历史” [50] ,并以知识储备的形式

影响旅行者构建城市记忆。 而当旅游实践与既有认知出现差异时,旅行者会调整记忆中的城市印

象。 其次,旅游情境会激活既有认知,并修正、丰富或强化旅行者的城市记忆。 最后,旅游体验可以

作为对既有城市印象的补充,帮助旅行者建构新的城市记忆。 身体在场的旅游实践能够使得旅行者

认识城市的多面性,是对标签化、刻板化的既有认知的补充。 当旅行者试着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时,便
会产生更多的互动与连接,从而形成更深层次的城市感知和城市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拍照是旅行者记录旅游体验的重要手段,也是留存旅行记忆的重要方式。 “拍照

打卡”是旅行者将身体感官体验转化为影像生产的过程,可以在网络空间引发互动[50] 。 但当排队拍

照成为一种新的“景观” ,过分强调拍照以进行社交分享,则会消解旅游体验的内涵。 特别是,本雅明

所谓的“灵韵” [51] 意义上的在场体验被弱化了。 拍照不仅是旅行过程中的一种伴随性行为,而是一

项不可缺少的“仪式” ,改变了“旅游凝视”下的主客关系,以及旅行的情感价值与意义系统[52] 。 这是

探究旅行者的城市记忆需要反思的问题。
总的来看,旅行者作为城市记忆的记忆主体之一,其城市记忆的建构可以成为洞察城市形象和

文化传播的窗口。 从记忆的层次上看,旅行者的城市记忆是浅层的,呈现记忆内容单一、记忆线索碎

片化、记忆形式视觉化等特征,其深层次的文化记忆尚未形成。 与本地居民相比,由于旅行者流动性

强、在城市驻留时间短,他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深层次的城市记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旅行者的

城市记忆缺乏意义。 旅行者在短时间内游览城市,虽说存在“走马观花”的问题,但这种体验是面上

的,而且涉及景点、交通、住宿、餐厅等多个方面,能够形成整体的观感。 旅行者还是跨文化意义上的

“他者” ,他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城市,其城市记忆可以成为检验城市文化传播效果的参照。 因此,
在城市文化传播中,重视旅行者的城市记忆是必要的。

(二)城市文化传播反思

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传播的外在效果,亦是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引起城市管理

者与服务者的重视。 城市形象既是城市本身的地形地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历史,也是公众对城

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个方面的感知[53] 。 作为受众和体验者的旅行者基于旅游体验对某个城

市形成的认知和记忆,可以成为评估城市文化传播的参照。 通过剖析深度旅行者的城市记忆,并将

之与城中人的深圳文化认知对比,可以反观深圳的文化传播。 研究发现,旅行者记忆中的城市个性

与深圳城市精神,与城中人的深圳文化认知契合,这说明城市形象的定位是明确的。
很多情况下,旅行者的游览感受是对既有认知的重复,并没有在新的旅游体验中抽象出有效的

城市记忆。 这说明城市文化传播与旅行者的城市文化体验之间存在“断点” 。 其中,城市文化传播所

采用的扁平化的宣传方式,可能导致旅行者既有认知的标签化与刻板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红打

卡地”的塑造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大景点的知名度,但如果景点宣传与旅游体验之间的落差大,则
不利于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 如何弥合旅行者体验与城市记忆之间的“断点” ,是社交媒体时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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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需要思考的问题。
基于上述探讨,笔者认为,城市文化传播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优化:一是从城市文化传播的

角度讲,需要引入战略传播的思维,明确现阶段城市文化传播的主导者、投入者、推动者以及参与者,
组织提炼城市文化的内核,设定较为清晰的传播目的和内容,并注重其符号化、媒介化。 特别是,在
明确城市文化传播的目标和内容之后,需要跳出以招商引资为目标的城市形象、城市品牌传播模式,
针对城市形象受众的不同类型,开展差异化的城市文化传播。 在全球化时代,诸如深圳这样的国际

大都市需要注重面向全球受众开展国际传播,以城市为内容,更以城市为媒介,打造深圳的国际文化

形象。 二是充分调动文化仪式、文化活动等非物质文化资源,实现多种城市文化符号之间的连通,共
同塑造旅行者的旅游体验和城市记忆。 三是为旅行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促进旅行者的旅游

体验从知觉体验向意义体验、情感体验转化。
(三)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运用文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方法,阐述了深圳旅行者的城市记忆,并与城中人的城市文化

认知进行比照。 从样本选择上看,本文选择了去哪儿旅行、马蜂窝等网络平台的长篇游记,这些长文

本能够呈现旅行者的旅游体验和城市记忆。 不过,游记文本由图片和文字构成,本文目前只对文字

进行了分析,对于图片及其与文化的结合未能展开分析,是为缺憾。 同时,本文未能将社交媒体中的

短文本以及视频文本纳入分析,因而未能呈现网络游记中深圳记忆的全貌。 本文分析的样本数据有

其特定性,可以通过长篇网络游记激活集体记忆,并且写下长篇游记的人群游览深圳的时间和内容

可能更多,从而可以保证分析文本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不过,研究样本和记忆人群的偏向性值得警

惕。 对于网络游记的写作者和发布者来说,他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例如,年龄分布、地区分布、收入分

布等)值得关注,当然由于网络游记的匿名性,获得这些属性数据比较困难。 这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在问卷调查的设计与执行上,未能考察普通深圳市民的城市文化认知,是为遗憾。 后续研究可

以面向深圳市民开展更大范围的调查,亦可以针对深圳的旅行者开展深度访谈,以获得他们建构深

圳记忆的细部资料,更仔细地检视城市记忆的形成过程与演变逻辑。 本文聚焦国内的旅行者和城市

文化的对内传播,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国际旅行者和城市的国际传播问题,并开展二者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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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
 

cultural
 

experience,and
 

use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hinking
 

to
 

carry
 

out
 

differentiated
 

urb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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